
■崔建军

2021年10月22日

■辽宁王晓军

黄岗梁秋景 摄影 常永发

一场秋雨一场寒，雨还在缠绵，
空气清新得仿佛刚刚从一个梦中醒
来。

我顾不上夜间写作的劳顿，大清
早，就去公园溜达。一为锻炼减肥，
二为看看景致，即使能与人聊聊天，
积累些写作素材，也是美美的。

昨夜的一场大风，把还没黄的叶
子吹得散落一地。一棵老树经不起
折腾，被风拦腰折断，倒在小路一旁，
我似乎听见了他的呻吟。绕离了它，
再向前走去，是一小片开阔的空地，
健身器材的周围是新栽的一圈玉兰
树，有几株也不堪大风的淫威，里倒
歪斜，露出了根须。我上前去，一一
扶正，用脚把土踢踏实，心里思想着
明年它们开出一树树白花的各种美
好，向公园深处走去。

这样的雨天清晨，公园里的人自
然不会多。伴着林间宛转的鸟鸣，我
哼着《小雨中的回忆》，走在林荫石径
上，心情格外惬意。一转弯，再一转
弯，在长椅处，瞥见一位白发飘飘的
老者。他慈眉善目，向我投以微笑。
我出于礼貌，本想示意过后，走向山
间的，他却向我招一下手，让我过
去。于是，我凑过去，便和老人家攀
谈起来。

我以貌取人，恭维他几句，说他
年轻时一定事业有成，准是个干大事
的人之类的话。老人呵呵一笑，夸我
会说话。他还问我做什么工作，平时
有什么喜爱。我直言不讳，说当孩子
王，平时喜欢写东西。谁知他听了，
眼睛一亮，竟然哈哈大笑起来，巧了，
好像遇到了几十年前的自己。我顿
时也来了兴致，莫非我遇到了同行里

写作高手？真巴不得有人提携一下
呢。

我俩各自聊起工作，随即又聊到
事业和家庭。

老人说他今年七十三，他愿意和
爱好写作的人交谈。于是把他的经
历和盘说出。这让我不免有些为他
的经历唏嘘不已。

老人年轻时，酷爱写作，甚至到
了发疯程度。在某文联杂志社任主
编，写小说、散文、诗歌，一心忙着成
名。终于在三十四岁时成了辽东湾
写作一哥。他说年轻时哪个男人不
风流，忽略爱情不等于没有爱，少年
轻狂，都有着呢，有爱也都是逢场作
戏。三十五岁才遇上一个二十一岁
漂亮的女粉丝，擦出火花仅一个月，
他俩就闪婚了。婚后不久便育有一
对龙凤胎儿女，家庭事业双丰收，可
谓人生赢家。可他并不满足现状，想
继续向上爬，顾及妻儿和家太少了。
孩子三岁时，他成天沉湎于文学的象
牙塔，周旋于各种名利场，婚姻亮起
红灯，花容月貌的娇妻与他的一个学
生勾搭上，竟与那个年轻帅气的诗人
私奔了。这时，他才想起远在农村一
辈子的爹妈。在没办法的情况下，把
一双儿女送回乡下，继续构建他的文
学大厦。

当老人说起这段往事时，眼里噙

满了泪花。他说这辈子白活了，最对
不起自己爹妈，他们没享过一天福，
还给二老找了累赘，到死也没见一
面，肠子悔青了。

老人说，当年他的爹妈都六十多
了，体弱多病，为了他求学付出了全
部代价。村里别人家都住上大瓦房
了，他家始终是土坏房。为此，虚荣
的他这些年几乎不回老家。有几次
回去是半夜到家，天亮离家，怕人家
笑话。他当时总信誓旦旦说，赶明个
这地方会盖起两层楼，起名曰某某
家！爹妈耳朵都听出茧子了，知道他
一直在说梦话。那天，把孩子半夜送
回爷爷奶奶家，不忍心看孩子撕心裂
肺哭闹，索性没喝一口水，丢下两千
元钱就走人了。他像丢下包袱一样
解脱了。谁曾想，上了年岁的爹和妈
是怎样拼死拼活为他拉扯俩娃的。
他也知道，二老是最不爱提自己的不
孝儿子的，特别不爱听村里人说他们
儿子是什么狗屁作家。
老人停了停说，你说我算什么狗屁作
家？小伙子，别为虚名活人呵。我点
头应和。心想:这老人家真够失败的，
为了一个虚名，值得吗？混得够惨
的。老人好像看穿了我的心事，小伙
子，你可别笑话我，我的故事不止这
些，说给有缘人，心里舒坦些。
老人说他那几年像冲着啥魔鬼似的，

孤注一掷发誓不混不出名堂不回家，
也很少打电话给爹妈。他爹去世那
年，他风光在国外讲学，不能回家料
理后事，给老妈寄过几万块钱，当他
打电话问起一双女时，老妈电话那头
半晌不说话。他知道他的儿女可能
出事了。他赶紧安排学生到乡下去
打探，一打听才知道真是他猜测一样
的。

原来老爹之死与这两个孙子孙
女有关系。拉扯大了不听老人话。
那一年，他离家已十五年，零星打过
几回电话，老妈总说挺好的，一直报
平安瞒着他。现在儿女已十八岁了，
他已五十三，挣着钱了，他还想回村
里盖上几间大瓦房露露脸，显摆一下
然后丢下房子，再把爹妈儿女接到城
里边生活呢。谁曾想，这个梦不能让
他圆。老妈有一天自己一觉睡过去，
再也不能站起说话了。叛逆的儿子
与街上的小混混拉帮结伙一阵乱打
群架，被人把脖子大动脉砍断，一命
乌呼，没留一句话。女儿不省心说出
去打工，和一个流里流气的后生走
了，杳无音迅......后来，老妈一气之下
也走了，还是好心邻居发送入土为安
的......

很显然，老人的叙述省略了很多
细节。但他的悲惨经历着实让人听
了同情可怜。他的成名背后，更让人

心寒。他说老天是公平的，都怪自己
年轻时太能作太自私，这是报应。他
说他还有希望，希望在有生之年找到
女儿，哪管只说一声对不起，足矣。
这也是他逢人便说身世的目的，当然
有些内容是不必具体的。我为老人
的真诚而感动，同时也想用文章的力
量助老人家一臂之力。但愿他有生
之年能有个好结局。老人说他这一
生走了许多城市，只有对这座城市情
有独钟，这是他起步的地方，山海林
泉湖，伴着他一路前行。如今城市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他自己的
人生却一步步走向低谷，一次次的失
败，一次次的打拼，这座小城见证过
他所有的荣辱，现在沦落到这地步。
但是他依然雄心不改，还要继续认真
活好余生。我为老人的坚强感慨，更
为他的乐观向上动容。

老人家最后总结自己:他是个成
功的失败者。人生这部小说，七十多
岁他就是一个大大的败笔。但他值
得欣慰的是，在没老糊涂之前，他终
于活明白一回。已经写好一部自传
体小说叫《败走天下》，他要以此要告
诫世人:输了亲情，比没了爱情、友情
更可怕。一个自私的人，就是个疯
子！事业再成功，没了家庭，丢了亲
情，什么都不是，一文不值！

雨停了——
阳光透过薄薄云层缝隙，洒满大

地。这缕缕金色阳光照得人身和心
里暖洋洋的。是啊！我该走了，到上
班时间了，我和老人一起披着霞光，
向前方走去.....

散文

寒 秋

只有到过黄岗梁，才知道赤峰的
秋天有多美。

我们参观完侵华日军四立本碉堡
群后，和热心的山水农家院主人崔显
玉告别，回头到同兴镇吃完早餐，继续
向山里进发。

从同兴镇向西，再一次经过木石
峡（十三道河）。

上一次还是两个月前，那个时候
的木石峡满目葱郁，青山叠翠，而这个
时候的木石峡就像一位衣着华丽，仪
态万方，盛装登场的成熟女子，满山满
谷的缤纷色彩，美艳得令人眼晕。

木石峡到赤峰市区的直线距离，
不远也不近，200多公里，时令刚刚进
入农历八月初七，一场冷空气不早不
晚，如期而至。几乎一夜之间，木石峡
像被爱情击中，刹那间绽放出生命中
最浓艳的华章。

此时是上午的九点多钟，天湛蓝，
有丝丝白云飘过。

半山坡上，鲜艳得像火一样红的
是山杏树，酱红色的是五角枫，亭亭玉
立、闪着金色光泽的是白桦树，在河川
里像哨兵一样挺立着的是小白杨，沟
脑上仅存的一点墨绿是新栽的马尾
松，此外还有蒙古栎、云杉、丁香、榆、
椴等等，无不把自己最绚丽的色彩展
示出来。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
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
变。

是呀，说好了你等我，过段时间我来
看你，却不道几天未见，你却变化如此之
大，出落得如此美艳，美得让人都认不出
了。什么叫做天生丽质，知道不？这就
是。

于是我们这些男人女人，因为陶醉，
也把平时最不入耳的话也骂了出来。

“要命了，要命了，你气死我了！”
“我的亲娘哎，还让人活不！”
“切，别这么撩人好吗？”
“奶奶的，为什么这么美，我跟你没

完！”
中午，我们在十三道湾的小桥旁就

餐，这也是我们上次骑行十三道湾时歇
息的地方。

也许是疫情的原因，整个一上午没
见一辆车，没有一个游人，偌大的山谷出
奇的安静，只有我们这些骑行者在山谷
中穿行。

就在我们刚刚坐下掏出随身携带的
面包榨菜准备开吃的时候，上来一帮年
轻人，几个女孩子在我们旁边打开菜篮
子开始挑选刚刚采来的蘑菇，男孩子们
在小河旁支了摊子，并从车上搬下来已
经穿好的羊肉串。还没等炊烟袅袅升
起，突然过来一帮身穿制服的年轻人，迅
速把烧烤摊子围拢起来，说了些什么我
没听见。之后，刚才还在准备烧烤的年
轻人默默地收起摊子，把刚搬下来的东
西重新装到车上，撤走了。

这里不仅仅是景区，更重要的是林
区，责任重于泰山。林区的管理者给我

们每个人都上了一课。
再次经过黄岗梁自驾车营地，

这是一个三岔路口，我们上次是向
右骑行阿斯哈图石阵，这次是向左，
登黄岗梁主峰，然后是克什克腾旗
热水塘温泉。

我在《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一
文中说过，黄岗梁是大兴安岭的最
高峰，海拔 2036 米，是华北植物及
东北植物区系的交汇地带，有80多
万亩天然原始森林，正所谓群山连
绵，林海茫茫。
和我们刚刚走过的木石峡景色有所
不同，如果说木石峡呈现给我们的
是色彩缤纷，那么黄岗梁给予我们
的则是一个纯纯的金色世界。从自
驾车营地开始，这一路上除了金黄，
还是金黄，没有第二种颜色。

当然，骑起来也更加艰难，先是
一个长长的下坡，之后是大大的上
坡，接着是一道又一道的盘山路。

据说，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欧阳
修来过这里。

《澶渊之盟》后，北宋和大辽在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进入了
睦邻友好的蜜月期。宋仁宗，就是
电视剧《清平乐》里边的那个皇帝，
至和二年，欧阳修作为宋朝国使，出
使大辽，祝贺辽道宗耶律洪基继承
皇位，受到了辽道宗高规格的礼遇。

欧阳修在回国途中从黄岗梁经
过，写下了《奉使契丹五言长韵》：

“度险行愁失，盘高路欲穷。深山闻唤
鹿，林黑自生风。”

欧阳修到底来没来过黄岗梁，还
真难说清楚。

因为从北宋的东京汴梁，到大辽
的上京临潢府，可以走古北口，也可以
走张家口。只有走张家口才能经过黄
岗梁，但是，走古北口略近，走张家口
略远，一般来说宋朝使臣出使大辽走
古北口可能性较大，但是，也不排除欧
阳修这次出使辽国走的是张家口。

大辽国疆域广阔，天地相接，一路
上，唯有黄岗梁和诗中所描绘的景色
最为吻合，才会有“度险行愁，盘路林
黑”的切身感受。

沿着盘旋的山路转过几道弯之
后，终于到达山顶。

群山茫茫，秋日漫漫。没有风，我
站在山顶上的白桦树下面，一片树叶
从眼前飘落，一片又一片，像金色的鸟
上下翻飞，轻盈地落在地上，温柔又安
静。

这是大兴安岭的最高峰，这是一
个充满诗情画意的世界。在经过了千
难万难，走遍了千山万水之后，大自然
最后给予我们的，是最初的那份纯粹
和安宁。

有句话说得好，人之所以能够置
身于巅峰，是因为他们一直在攀登。
很幸运，这些年来我从没停止过攀登
的脚步，这种攀登不断地拓展着我的
视野，见天地，见人生。

刚才在上山的路上，一辆自驾车
不紧不慢地跟着我们，一会在前，一会
在后，一会又跑到山梁上，不停地给我
们拍摄。待我们骑到山顶，自驾车主
又主动提出用无人机给我们拍一段下
山的镜头。

自驾车主是夫妻俩，青岛游客，也
是户外运动爱好者，他们说很少能见
到这样整齐的骑行队伍，这在大草原
上本身就是一道靓丽的风景。

散文

说好了你等我
怎就变了样

白音朱日和，霜红褪下秋韵
金黄潜藏，一叶落花独自飘零
查干套海河拥有了大海深邃的眸子

梦里再次瞻仰老云杉王的遗骸
眼泪在树梢摇曳出霜花
你是万顷云杉的精神家园

从未放弃寻找，前世风沙侵袭
是谁永远让这里长青，流动的蓝
贯穿白音敖包沙地的腹部

把阿尔泰的根深埋，来自故乡的
眷恋，牵挂连同马鞭一起放下
放到哪里哪里就是家啊！就是喀鲁连

这里是白音敖包，“颂希格”里装着
五谷杂粮、马鬃尾，药物，弓箭
敖包承载起健康、长寿、英武和勇敢

不知疲惫，浑善达克把坚守站成永恒
纪元之初，沙地还不是这片沙地
贡格尔夯筑真情，
信仰、希望连通了血脉

如此，苍老只不过是风霜的一角
俯下身去，内心正经历着风暴与醒悟
而云杉的襁褓却在琥珀中，永生

秋风吟
麦子金黄，秋又填了一笔颜色
人心啊，一入秋就成熟
瓜熟蒂落，谷穗丰盈

懂了，月亮就会爬上来
窗子亮了，中年开始储藏猎物

秋草黄，不悲秋
放牧青纱的人，不论沧桑
孤独的树不结果实

一万把镰重新组合，满怀敬畏
红高粱低下头颅
宁肯一次次，被割伤

摆渡人眼中的鸟儿会游泳

没有摆渡人，他是否
已在浪花的唾液里溺亡

水草还在，风蚀船舷
风被利刃割断喉咙
失语的海鸥飞临又飞走

芦苇于岸边寻找千年
千年前摆渡人右肩的鸬鹚
流着时光的泪

那时水荡清波，琴声戛然而止
素衣女子自星空逃离
鸟群打开孤独巨大的坟墓，
潜入幽深的水

霜降，想起老
云杉王的遗骸

（外二首）
■素心

小龙女
“马书记，我只能求你了……”
话还没说完，戴着紫色面纱的

女子就抽抽搭搭地哭起来。
“别哭呀，有困难就说！”
“我孩子都要上学了，还没入

户！”
“可别管，她就是小龙女。”村里

的妇女主任小声在马书记耳边说
道。马书记是旗里派到村里第一书
记。虽然来村时间不长，可有关小
龙女的传闻却听到了很多。几年
前，村里的张二狗在河边救回一个
怀有身孕的陌生女子，后来她就成
了张二狗的女人。因她性格古怪，
整日戴着面纱，从不和村里人来往，
但懂得水性，人称小龙女。

谁知去年张二狗突然暴病身
亡。二狗走后她和村里男人的绯闻
就更多了。

“我知道大家都对我有看法，都
是因为我这张脸……”说着她又呜
呜哭起来。马书记仔细打量着自己
面前这个女子：时尚的穿着，苗条的
身材，乌黑的长发，可那双水汪汪的
大眼睛里却溢满委屈和忧伤。女人
的直觉告诉她这一定是个有故事的
女人。

一个月后，马书记给她和孩子
办好了户口。大家这才知道，小龙
女叫张宝莲。

三个月后的一天中午，村子前
面那条河发了罕见的洪水。许多人
都在河边围观。

“不好了，小宝掉进水里了！”
“来人呀，快救救我孙子！”刘婶

焦急地呼喊着。可望着湍急的河水
没有人敢下去。这时只见一个瘦弱
的身影，纵身跳进了洪水中。

“小龙女！”马书记惊呼着。过
了没几分钟，小龙女就拖着三岁的
小宝上了岸，小宝得救了。可就在
这时，小龙女突然晕倒在岸边。大
家这才注意到小龙女脸上的面纱不
见了，她右侧脸上有蝴蝶大小的一
块黑色疤痕。

众人愕然！

闲事姥姥
闲事姥姥六十多岁，大嗓门，脾

气古怪。胖肥的身体，背有点驼，花
白的头发用一根簪子别在脑后。一
双小脚，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拄着一
根拐杖。她爱管闲事，在村子里辈
分最高，人称闲事姥姥。没有人知
道她的真实姓名，一提起闲事姥姥，
村里的大人小孩都害怕她。

一日几个年轻人聚在一起玩耍
钱游戏，玩兴正浓。

“你们几个小兔崽子不干正经
事，看我不收拾你们！”闲事姥姥说
着就把桌子掀了，抡起棍子就打，吓
得他们几个拔腿就跑。

孙二愣是个酒鬼，一喝多了酒，
就把媳妇儿打得鼻青脸肿，没有人
敢管。

“男人打女人算什么本事？有
种你上战场呀！”闲事姥姥见到孙二
愣照着脸就是一顿大耳光，把他打
得满嘴流血。

“你管得着吗？”孙二愣哆哆嗦
嗦地说道。

“这事我管定了，以后再敢打媳
妇儿，我还让你满地找牙。”闲事姥
姥气得涨红了脸，嘴唇抖个不停。
从那以后，孙二愣再也没敢打媳妇。
这样的事屡见不鲜，村里的大事，小
事，好事，坏事，只要让她知道，她必
管无疑。

她还有一个古怪的习惯，就是
每个月都得艰难地走十几里山路，
去镇上卖鸡蛋，还从不用人代劳。

突然有一天，日本鬼子闯进村
里，欺侮村里的李姑娘。闲事姥姥
一边大骂着，一边抡起拐杖就向小
日本狠狠打去，把小日本的眼镜打
飞了，门牙打掉两颗。恼羞成怒的
小日本拔出枪，“砰砰”两枪，闲事姥
姥倒在了血泊中。

驻扎在村子附近的八路军听到
了枪声，赶来把小日本一举歼灭。
后来村子里有传言说，闲事姥姥是
地下党，每个月去镇上是给八路军
送情报。

冬至
母亲望着屋外越下越大的雪发

呆。
“冬至下雪，一定是个冷冬，

唉！”母亲说完长长地叹了口气。我
从母亲的叹息声中读出了忧伤。

父亲住院快两个月了，病情却
越来越严重。

父亲说今天想吃三鲜馅饺子，
我们既兴奋又诧异。他已经有好久
不咋吃东西了，只靠液体维持着，而
且以前从不吃韭菜。

吃过早饭，我们一家人在厨房
忙碌起来。我拌馅儿，爱人和面，母
亲煲鸡汤，儿子做香菇炒油菜。

母亲把准备好的饭菜用保温桶
装好，我们一家三口急匆匆地赶往
医院。寒风夹着雪花吹来，我不由
地打了个寒战。

“快趁热吃吧，我知道你最爱吃
酸菜猪肉的！”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记得
……”

我们走到病房外，就听到了屋
里的说笑声。

“这就是我常和你们提起的许
伯，我俩四十多年没见面了，没想到
他也在住院，昨天在走廊里碰上了，
真是天意呀！”父亲激动地向我们介
绍。一个细高个的老人笑呵呵地坐
在父亲的对面。桌子上放着热气腾
腾的水饺，鱼香肉丝。

这一刻我和爱人才恍然大悟：
原来昨天两个老朋友约好，今天共
进午餐，并且两个人心照不宣地让
家人准备了彼此爱吃的饺子。

“孩子，你脖子上的口哨哪弄
的？这个是我做的呀！”

“爷爷，那是我送给智博的，我
俩是同学。”许伯伯的小孙子从外面
跑进来抱住了儿子。

“好，好，真是父一辈，子一辈的
交情呀。”父亲兴奋得合不拢嘴。他
的病似乎一下子就好了许多，破天
荒地吃了十几个饺子，两个老人边
吃边谈，开心的像个孩子。

外面的雪已经停了，阳光照进来，
整个屋里暖洋洋的。

闪小说三题
■杨华


